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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贯》

主要角色
况锺：生
周洸：净
娄阿鼠：正丑
苏成娟：正旦
熊友兰：生
陶明山：末
尤葫芦：净
秦伯伯：外
李大娘：旦
巡夜官：净

情节
熊友兰家贫，弃儒操舟为业。闻旅客陶明山言，其弟熊友蕙因案与邻女侯三姑蒙冤下狱，得陶明山资助川资
十五贯，赶往营救。尤葫芦素性好酒，向其姊借得十五贯，大醉而归，佯称已将女卖与华宅为婢。其女苏成
娟信以为真，连夜逃走，欲投姑母家暂避。窃贼娄阿鼠，夜过尤家，见门户未合，潜入户盗走尤葫芦所借十
五贯。尤葫芦惊觉，取到欲杀娄阿鼠，娄阿鼠夺刀竟将尤葫芦杀死。次晨，邻里发现尤葫芦被杀，当即报官。
苏成娟路遇熊友兰，相约同行。尤家邻里与差役追至，见熊友兰所携适符十五贯之数，以为二人因奸杀人，
即将二人逮走。熊氏兄弟在狱中相见。太守况锺奉命处斩两案四犯，因见四人不类行凶之辈，连夜禀知督
察院请准缓刑重审。况锺亲往现场查勘，先将熊友蕙、侯三姑冤情勘明，又与陶明山在庙会中相遇，得悉娄
阿鼠形迹可疑，因借测字为由，探知娄阿鼠心事。次日禀明督察院将有关人犯提来听审。娄阿鼠服罪，熊友
兰、熊友蕙分别与苏成娟、侯三姑成婚。

注释
《十五贯》原是一出昆曲，以《访鼠测字》一折为最有名。原剧很长，今改编为京剧，缩减到八场。
在情节上，改编本与原本大致相同，没有太大的改动；涉及迷信的一概删去。
在文字上，原本在歌唱部分用的是文言，在对白部分往往运用苏白，不适用于京剧；因此，改编本的戏词全
部从新写过，不是原文的普通话翻译。改编本所用的语言是照顾到京剧传统的，如“适才间”、“待我看来”
等等都依样保存，未加改变，以期便于说唱；不大像话的陈词滥调，如“地流平”，“马走战”等等，则
加淘汰。有些历史上的称呼与用语，因改编者工作忙，无暇找参考，就一律采用了京剧中通用的名词。
在人物性格上，原本似乎没能加意描写，改编本稍加润色，使人物略较生动。
改编本删去了旧剧本里的自报家门、定场诗等不必要的东西，而且尽可能地减少上场下场、出来进去的繁琐。
这样减少了过场，一定需要音乐的适当配合，以期舞台上的歌舞动作贯串，不至于上下不接气；我（老舍）
对京剧音乐是外行，这就须请文场同志费费脑筋，想想办法了！

根据《老舍剧作全集》第四卷整理

【第一场：商赠】

（在〖乐声〗中启幕。一只载货也搭客的船由苏州开船往杭州去，在河中缓缓而行。熊友兰掌舵，二舟子同
摇桨。船主、四旅客、陶明山同坐船中。）
船主、
四旅客、
陶明山　　（同牌子）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苏州城外呀好风光；
　　　　　　　　　　　　　绿水长流流不断，
　　　　　　　　　　　　　桑麻万顷百姓忙。
　　　　　　　　　　　　　工也忙，农也忙，
　　　　　　　　　　　　　来来往往的是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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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十五贯》 2

　　　　　　　　　　　　　艄公忙，船手忙，
　　　　　　　　　　　　　辛苦挣来的茶饭滋味香。
　　　　　　　　　　　　　江山好，百姓良，
　　　　　　　　　　　　　千秋万代，山高水长！
旅客甲　　（白）　　　　　列位，你我船中相会，一路同行，就都是朋友了。乘此闲暇，何不说些故事，
　　　　　　　　　　　　　增长见识？
旅客乙　　（白）　　　　　好哇！就请陶老客长先说如何？
陶明山　　（白）　　　　　老汉从命！我前日探望亲戚，经过淮安，听到一件奇案。
旅客丁　　（白）　　　　　什么奇案？老人家快说吧！
陶明山　　（念）　　　　　一家米店人三口，隔壁住着一个穷书生。米店老板有一子，贪吃好睡小儿童。
　　　　　　　　　　　　　童养媳妇十八九，洗衣作饭当苦工。儿子年小媳妇大，那老板心里面边七上八
　　　　　　　　　　　　　下不消停：
　　　　　　　　　　　　　他怕家门出丑事，时时防备那书生。
旅客甲　　（白）　　　　　远亲不如近邻，那老板疑心忒大了！
陶明山　　（念）　　　　　有一天书生来买米，拿出了一只金环黄澄澄。
旅客丁　　（白）　　　　　既是穷书生，哪里来的金环？
旅客乙　　（白）　　　　　不要打搅，你听着呀！
陶明山　　（念）　　　　　那老板一见金环心慌乱，忙把媳妇叫连声。我交给你宝钞十五贯，还有这金环
　　　　　　　　　　　　　藏在屋中。
　　　　　　　　　　　　　宝钞金环现在哪里？给我找，给我找，找不出来我杀了你这小畜生！
　　　　　　　　　　　　　媳妇吓得浑身抖，翻箱倒柜战战兢兢。什么地方都找到，那宝钞金环无影无踪。
　　　　　　　　　　　　　老板按不住心头火，转过头来问书生：谁不知你一贫如洗，哪来的金环要说实
　　　　　　　　　　　　　情！
　　　　　　　　　　　　　书生说：刚才我去收拾书籍，看见金环夹在当中，既非偷盗也非抢，实在是老
　　　　　　　　　　　　　天保佑我这穷书生。
　　　　　　　　　　　　　两家争吵不相让，这时候小老板号叫肚子疼，紧喊慢喊断了气，真乃是福不双
　　　　　　　　　　　　　至，祸不单行！
　　　　　　　　　　　　　老板一手一个拉得紧，拉住了媳妇和书生，击鼓鸣冤告了状，控告书生和媳妇
　　　　　　　　　　　　　有奸情：
　　　　　　　　　　　　　他说是媳妇暗把金环赠，十五贯宝钞也赠给书生。他又说二人定计下毒药，害
　　　　　　　　　　　　　死他的儿子不留情！
（旅客甲立起。）
旅客甲　　（白）　　　　　官儿怎么断的案呢？
（船摇动。）
三旅客　　（同白）　　　　是呀，怎么断的案呢？
船主　　　（白）　　　　　客人们请坐，不要乱动！
（船渐稳。）
陶明山　　（念）　　　　　哎！可恨哪，官儿不问前因后果，上得堂来就动刑！可怜哪，被告人有口难分
　　　　　　　　　　　　　辨，屈打成招就画了供！
旅客甲　　（白）　　　　　那一对年轻男女都就这样判了死刑么？
陶明山　　（念）　　　　　就是吓！那官儿还要追缴宝钞十五贯，三番五次毒打那书生。书生不知宝钞在
　　　　　　　　　　　　　何处，眼看要打死在监中！
旅客甲　　（白）　　　　　总该有人把十五贯钱交与当官，免得那书生三天两日挨打受刑才好！
陶明山　　（白）　　　　　言之有理！怎奈那书生既无亲属，那里又无有仗义之人！
（熊友兰始终留神听着，屡要开口。）
熊友兰　　（白）　　　　　老客长，请问这案出在哪里？
陶明山　　（白）　　　　　出在淮安。
熊友兰　　（白）　　　　　那米店老板可是姓冯？
陶明山　　（白）　　　　　老汉年迈，记性不佳，倒忘记了！
熊友兰　　（白）　　　　　那童养媳妇可是侯三姑啊？
陶明山　　（白）　　　　　这个，我也不记得！
熊友兰　　（白）　　　　　那书生呢？你可记得那书生的姓名？
陶明山　　（白）　　　　　待我想来……啊，想起来了。他姓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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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友兰　　（白）　　　　　姓熊？他叫什么？
陶明山　　（白）　　　　　叫，叫熊友蕙。
熊友兰　　（白）　　　　　哎呀！
（熊友兰欲昏倒。四旅客同扶住熊友兰。）
四旅客　　（同白）　　　　怎么啦？怎么啦？
（熊友兰拉住陶明山。）
熊友兰　　（白）　　　　　我且问你，那、那熊友蕙为人如何？
陶明山　　（白）　　　　　闻听人言，他是个忠厚老实的读书人。
熊友兰　　（白）　　　　　嗯！这就是了！
　　　　　　　　　　　　　船主人，停住船只，待我上岸！
船主　　　（白）　　　　　为了何事？
熊友兰　　（哭）　　　　　兄弟啊！
陶明山　　（白）　　　　　啊？莫非他是你的兄弟？
熊友兰　　（白）　　　　　正是我的兄弟！想我友兰、友蕙弟兄二人，自幼父母双亡，相依为命。只因家
　　　　　　　　　　　　　贫，二人不能都去读书上进。我作艄公，得些工钱，栽培兄弟读书。谁想到遭
　　　　　　　　　　　　　此奇冤，待我去搭救于他！
船主　　　（白）　　　　　且慢！已经定案，你去也无益！
熊友兰　　（白）　　　　　你去问他一面，问个明白，破着我这条性命，也要去上告！
陶明山　　（白）　　　　　为追索那十五贯钱，打也打死他了！如今之计，只好先凑上此款，交到衙门，
　　　　　　　　　　　　　免得他再受苦刑。
　　　　　　　　　　　　　列位，熊友兰受尽辛苦，供给弟弟读书，真是难得。他有兄弟之情，难道你我
　　　　　　　　　　　　　就无朋友之义么？你我凑足十五贯钱，帮助于他，列位意下如何？
旅客甲　　（白）　　　　　好！我有大钱五百，愿意相助！
（旅客甲问旅客乙。）
旅客甲　　（白）　　　　　你呢？
旅客乙　　（白）　　　　　我也帮助大钱二百！
（旅客乙问旅客丁。）
旅客乙　　（白）　　　　　你呢？你是商人，货物甚多，理当多多相助。
旅客丁　　（白）　　　　　我有货，可是没有现钱啊！
（旅客丁问旅客丙。）
旅客丁　　（白）　　　　　大嫂，你呢？
旅客丙　　（白）　　　　　呀呸！你有钱不出，却来问我！你若出钱，我也相助。
陶明山　　（白）　　　　　船主人，你呢？
船主　　　（白）　　　　　这个……我既不欠他的工钱，他走以后，我又须亲自掌舵，还能给他钱吗？
陶明山　　（白）　　　　　原来如此！
　　　　　（冷笑）　　　　喝喝！
　　　　　（白）　　　　　凑来凑去，还不到一贯，有何用处？也罢，老汉现有十五贯钱，艄公，你拿去
　　　　　　　　　　　　　使用就是！
熊友兰　　（白）　　　　　老客长受我一拜，请问尊姓大名，日后答报！
陶明山　　（白）　　　　　老汉姓陶……哎，何必相问，上岸去吧！
熊友兰　　（白）　　　　　弟兄们，拢船靠岸！
二舟子　　（同白）　　　　我们俩也有点小意思，友兰哥你收下吧！
（二舟子同递钱。）
二舟子　　（同白）　　　　已近河岸，祝你诸事顺心，早早回来！
（熊友兰一跃而下，跌倒，起来。）
熊友兰　　（白）　　　　　再会。
（幕落。）

【第二场：杀尤】

（幕启。〖打初更鼓〗。尤葫芦肩扛十五贯钱摇摇摆摆地走来。尤葫芦喝醉了，一边走一边信口乱唱。）
尤葫芦　　（唱）　　　　　一醉解千愁，
　　　　　　　　　　　　　原来我姓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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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天不喝酒，
　　　　　　　　　　　　　不如变老牛！
　　　　　　　　　　　　　我要往前走，
　　　　　　　　　　　　　两脚往后溜，
　　　　　　　　　　　　　溜来溜去，
　　　　　　　　　　　　　你猜怎么着，
　　　　　　　　　　　　　来到门外头。
　　　　　（白）　　　　　到家啦，呔，开门来呀——
（秦伯伯上。）
秦伯伯　　（念）　　　　　为人不作亏心事，不怕三更来叩门。
　　　　　（白）　　　　　哪一位？
（秦伯伯开门。）
秦伯伯　　（白）　　　　　我道是谁，原来是尤二叔。
（尤葫芦笑自己。）
尤葫芦　　（白）　　　　　呀呸！原来是秦伯伯，你的街门换了地方啦？
秦伯伯　　（白）　　　　　这是哪里的话！是你打错了门！黑夜之间，上哪里去了？
尤葫芦　　（白）　　　　　生意作亏了，去找我姐姐，借来十五贯作本钱。半路上吃了两壶。
秦伯伯　　（白）　　　　　你好酒贪杯，将生意作亏；如今有了钱就该少吃酒，好好作生意才是！
尤葫芦　　（白）　　　　　就那么办啦！今天不再喝，明天再说。
秦伯伯　　（白）　　　　　哎！
（秦伯伯下。尤葫芦到自己家门。）
尤葫芦　　（白）　　　　　这回我找对了！
　　　　　　　　　　　　　呔，开门来！
苏成娟　　（内白）　　　　来了。
（苏成娟持灯上。）
苏成娟　　（二黄摇板）　　满心酸苦无人晓，
尤葫芦　　（白）　　　　　开门来，快点！
苏成娟　　（二黄摇板）　　何日拨云见阳光！
（苏成娟开门。）
苏成娟　　（白）　　　　　爹爹回来了？
尤葫芦　　（白）　　　　　不回来还死在外头？
（尤葫芦放钱。）
尤葫芦　　（白）　　　　　拿茶来！
苏成娟　　（白）　　　　　家中无钱，哪里来的茶叶呀？
尤葫芦　　（白）　　　　　没有钱？
（尤葫芦指十五贯。）
尤葫芦　　（白）　　　　　这是什么？
苏成娟　　（白）　　　　　爹爹哪里得来这么多钱哪？
（尤葫芦想。）
尤葫芦　　（白）　　　　　成娟哪，你这个随娘改嫁的丫头！你妈妈死去，你就该跟了她去，可是还死吃
　　　　　　　　　　　　　我一口，外带着连茶都不给我喝！告诉你吧，我把你卖给了华学士家里作丫头，
　　　　　　　　　　　　　卖了十五贯钱！
苏成娟　　（白）　　　　　爹爹，此话当真？
尤葫芦　　（白）　　　　　钱都到手了，还能是假的吗？
苏成娟　　（白）　　　　　爹爹，想妈妈去世以后，我虽年幼，却懂得孝顺爹爹，帮助爹爹，你为何这等
　　　　　　　　　　　　　狠心，将我卖作奴婢？
尤葫芦　　（白）　　　　　先倒点水来我喝，待会儿再说，去吧！
苏成娟　　（白）　　　　　是！哎，我好命苦啊！
（苏成娟下。）
尤葫芦　　（白）　　　　　你的命苦，我的也不甜！这个丫头，跟她开了几句玩笑，说把她卖出去作丫头，
　　　　　　　　　　　　　她倒认真起来了！
（尤葫芦打哈欠。）
尤葫芦　　（白）　　　　　管她呢，我先睡个大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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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葫芦双肘压着十五贯钱睡去。苏成娟持水碗上。）
苏成娟　　（白）　　　　　爹爹，水来了。
（尤葫芦不语。）
苏成娟　　（白）　　　　　他倒睡着了！
（苏成娟坐。）
苏成娟　　（白）　　　　　想我苏成娟，幼年随娘改嫁，来到这醉汉家里，忍受饥寒打骂。妈妈去世，剩
　　　　　　　　　　　　　我一人，终日服侍这醉汉，哪有出头之日！哎，爹娘啊！
　　　　　（二黄原板）　　哭一声老爹爹早年命丧，
　　　　　　　　　　　　　撇下了母女们无有主张！
　　　　　　　　　　　　　既无粮又无穿困苦万状，
　　　　　　　　　　　　　无奈何含羞忍泪随娘改嫁，来到这小小的肉庄。
　　　　　　　　　　　　　这屠户好酒贪杯生意不旺，
　　　　　　　　　　　　　我的娘受煎熬一病身亡，我的亲娘啊！
　　　　　　　　　　　　　撇下我小女儿无人教养，
　　　　　　　　　　　　　终日里孤孤单单好不凄凉！
　　　　　　　　　　　　　到而今他狠心将我出让，
　　　　　　　　　　　　　十五贯把我卖好像猪羊！
　　　　　　　　　　　　　越思越想没有指望，
（苏成娟叫散，取案上屠刀。）
苏成娟　　（二黄摇板）　　倒不如取屠刀自刎身亡！
　　　　　（叫头）　　　　且住！
　　　　　（白）　　　　　想我年纪甚轻，岂可寻此短见……
（苏成娟放下刀，思索。）
苏成娟　　（白）　　　　　他若醒来，逼我去作奴婢，如何是好？还是自刎了吧！
（苏成娟迟疑。）
苏成娟　　（白）　　　　　啊，我倒想起来了，何不去找姑母，说明始末根由，也许她能相助于我。是吓，
　　　　　　　　　　　　　我就是这个主意！
（苏成娟思索。）
苏成娟　　（白）　　　　　怎奈姑母住处遥远，道路不熟，怎能去得？
（尤葫芦说梦话，苏成娟吃惊。）
苏成娟　　（白）　　　　　要走么，就要快走，等他醒来，必无好事！待我取下大钱几个，沿途花用！
（苏成娟欲去取钱。）
苏成娟　　（白）　　　　　且住，想我苏成娟岂肯作那偷窃之事，走么要走个清清白白，干干净净！就是
　　　　　　　　　　　　　这样走了吧！
（苏成娟低唱，开门。）
苏成娟　　（二黄摇板）　　开了街门四下望，
（〖打二更鼓〗。苏成娟出门，未带上门。）
苏成娟　　（二黄摇板）　　逃出虎口走慌忙。
（苏成娟跑下。娄阿鼠溜上，自言自语。）
娄阿鼠　　（白）　　　　　么二三鞭子，二三四蹭，鼓打二更，输了个一干二净！到了家门，且去作个好
　　　　　　　　　　　　　梦！
（娄阿鼠欲推门，看见隔壁尤家的门开着，内有灯光。）
娄阿鼠　　（白）　　　　　哎吆，尤屠户还没睡哪，看他能借给我点钱不能，好回到赌场，捞他一把！
（娄阿鼠入门。）
娄阿鼠　　（白）　　　　　尤葫芦！他倒睡着了。苏成娟！怎么，她也不在！
（娄阿鼠看见案上屠刀。）
娄阿鼠　　（白）　　　　　这把刀也还值几百钱。
（娄阿鼠拿刀要往怀中放。）
娄阿鼠　　（白）　　　　　不好，我与他紧邻，教他和四邻知道了，倒有些不妙！
（娄阿鼠把刀放下，走近尤葫芦。）
娄阿鼠　　（白）　　　　　咦！他枕着这么多钱！有啦，我先借走两贯，去到赌场，赢了钱再还给他！
（娄阿鼠去轻轻拿钱，尤葫芦惊醒。）
尤葫芦　　（白）　　　　　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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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阿鼠　　（白）　　　　　是我！是我！
尤葫芦　　（白）　　　　　你这个赌鬼，又来偷我？我管教管教你！
（尤葫芦欲打。）
娄阿鼠　　（白）　　　　　慢来，慢来！我看你这里开着门，点着灯，怕你丢了东西，才进来看看，你别
　　　　　　　　　　　　　疑心！
尤葫芦　　（白）　　　　　你偷我已不止一回！今天你跑不了！
（尤葫芦抓起刀来。）
娄阿鼠　　（白）　　　　　放下刀！放下刀！你这个酒鬼又喝醉了！
尤葫芦　　（白）　　　　　看刀！
（尤葫芦、娄阿鼠同扭成一团，挣扎，娄阿鼠用力扭尤葫芦臂，刀刃向尤葫芦，用力一推，尤葫芦仰面摔在
地上，刀割喉咙，死去。娄阿鼠不知尤葫芦死。）
娄阿鼠　　（白）　　　　　起来！
（娄阿鼠见尤葫芦不动，过去看。）
娄阿鼠　　（白）　　　　　哟！死啦！
（娄阿鼠忙拿起十五贯，跑出去。秦伯伯、李大娘同上。）
秦伯伯　　（白）　　　　　半夜三更闹的是什么呀！
李大娘　　（白）　　　　　你看，门也不关，灯还点着，成何体统！
（秦伯伯、李大娘同进门。）
李大娘　　（白）　　　　　你看，醉成什么样子，躺在了地上，尤二叔，起来！
（秦伯伯走进尤葫芦。）
秦伯伯　　（白）　　　　　待我扶他起来。
　　　　　　　　　　　　　哎呀！李大娘呀！他如何满身鲜血！吓，他死了哇！
李大娘　　（白）　　　　　他死了？
（李大娘忙跑到门口。）
李大娘　　（白）　　　　　娄阿鼠！阿鼠！快来！
（娄阿鼠跑上。）
娄阿鼠　　（白）　　　　　什么事呀，李大娘？我刚刚进门要睡，又把我喊出来！
秦伯伯　　（白）　　　　　我来问你，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娄阿鼠　　（白）　　　　　刚刚回来不久。看见这里门儿开着，我叫了一声，没人答应，便睡觉去了。
秦伯伯　　（白）　　　　　你来看！
（秦伯伯指尤葫芦尸。娄阿鼠故作惊异。）
娄阿鼠　　（白）　　　　　哎呀，他怎么自杀了呢？
李大娘　　（白）　　　　　怎见得是自杀呢？
娄阿鼠　　（白）　　　　　他自己持刀，还不是自杀？
秦伯伯　　（白）　　　　　苏成娟怎么也不见了呢？
娄阿鼠　　（白）　　　　　秦伯伯，李大娘，我明白了！
秦伯伯　　（白）　　　　　你明白何来？
娄阿鼠　　（白）　　　　　适才我看见门儿开着，喊了一声，无人答应，想必是苏成娟那个丫头，偷了金
　　　　　　　　　　　　　钱，和奸夫一同逃走了。
李大娘　　（白）　　　　　尤屠户好酒贪杯，把生意作亏，哪有钱呢？
秦伯伯　　（白）　　　　　适才他吃醉打错了门，我亲眼看他扛着大钱十五贯！不过，苏成娟是个好姑娘，
　　　　　　　　　　　　　怎能作出这等歹事？
娄阿鼠　　（白）　　　　　她要是好姑娘，我就成圣人了！你们老人家不留神，我可是常看见她，半夜三
　　　　　　　　　　　　　更，到村外与野汉子相会！
秦伯伯　　（白）　　　　　适才你说尤屠户自杀，却是为何？
娄阿鼠　　（白）　　　　　啊……我又明白了！这不是自杀，是凶犯假作出来的！对！对！是这么一回事：
　　　　　　　　　　　　　平日尤屠户对那丫头打过来骂过去，她能不恨他吗？还有，她和奸夫一同偷
　　　　　　　　　　　　　钱，教尤屠户看见了，可不是一急就抓起刀来，把他杀了！然后，把刀放在他
　　　　　　　　　　　　　手里，装成自杀的样子；这点把戏可骗不了咱们有眼睛的人哪！
秦伯伯　　（白）　　　　　不管怎样，你我要赶紧报与当官，免吃罣误官司！
娄阿鼠　　（白）　　　　　我去报官，你们追赶那个丫头，大概她还没有跑远！
李大娘　　（白）　　　　　她往哪里跑，我们不知道呀！
娄阿鼠　　（白）　　　　　多找几家邻居，四下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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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伯伯　　（白）　　　　　如此，我们去告诉大家，分头追赶便了！
（秦伯伯、李大娘、娄阿鼠自两边分跑下。幕落。）

【第三场：桥会】

（幕启。〖打五更鼓〗。皋桥附近。苏成娟惊惶疾走。）
苏成娟　　（西皮流水板）　一步低来一步高，
　　　　　　　　　　　　　逃出虎口到荒郊。
　　　　　　　　　　　　　一片茫茫寒雾罩，
　　　　　　　　　　　　　不知何处是皋桥。
　　　　　（白）　　　　　来此荒郊，四顾无人，也不知何处是皋桥！两足疼痛，待我休息片刻。
（苏成娟欲坐，起。）
苏成娟　　（白）　　　　　坐不得，还是赶路要紧！看前面灰茫茫一片，不知是大路，还是什么？哪里管
　　　　　　　　　　　　　得，待我闯上前去。
　　　　　（西皮流水板）　哪顾得两脚似火燎，
　　　　　　　　　　　　　紧紧鞋跟撩起袍。
　　　　　　　　　　　　　不辨东西朝前跑，
（苏成娟欲跌。）
苏成娟　　（白）　　　　　哎呀！
　　　　　（西皮流水板）　为何地上这样湿潮！
　　　　　　　　　　　　　管什么土软地又潮，
　　　　　　　　　　　　　必须赶快把命逃。
（苏成娟跌。）
苏成娟　　（西皮流水板）　摔死也比为奴好，
（苏成娟起。）
苏成娟　　（西皮流水板）　切盼天明到皋桥！
（苏成娟跌。）
苏成娟　　（白）　　　　　哎呀，原来是一片泥塘，如何是好！
（苏成娟喊。）
苏成娟　　（白）　　　　　救人哪！救人哪！
熊友兰　　（内白）　　　　走啊！
（熊友兰肩扛十五贯、手拄木杖疾上。）
熊友兰　　（西皮流水板）　急急忙忙走荒郊，
　　　　　　　　　　　　　恨不能插翅赶到监牢。
　　　　　　　　　　　　　含悲忍泪朝前走，
　　　　　　　　　　　　　粉身碎骨救同胞！
苏成娟　　（白）　　　　　救人哪！
熊友兰　　（白）　　　　　啊？那里有呼救之声，待我看来！且住，搭救兄弟要紧，切莫多管闲事。想我
　　　　　　　　　　　　　那兄弟，身体瘦弱，怎经得三番五次受刑！兄弟，友蕙！忍耐一时，哥哥来了！
　　　　　（西皮散板）　　赶路要紧上大道，
苏成娟　　（白）　　　　　救人哪！
熊友兰　　（西皮散板）　　女子呼救为哪条！
　　　　　（白）　　　　　且住，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待我上前看来。
　　　　　　　　　　　　　何人在此呼救？
苏成娟　　（白）　　　　　我苏成娟，去到皋桥寻找姑母，大雾迷漫，误入泥塘，望祈搭救！
熊友兰　　（白）　　　　　待我搬些石头，垫上，你拉住我的木杖，万无一失。
（熊友兰搬石垫上。）
熊友兰　　（白）　　　　　来，来，来！
（苏成娟拉杖，上来。）
苏成娟　　（白）　　　　　感谢救命之恩，受我一拜！
熊友兰　　（白）　　　　　何必如此！我有要事在身，恕不相送！
苏成娟　　（白）　　　　　请问，到皋桥应走哪条道路？
熊友兰　　（白）　　　　　皋桥离此不远，你我同路，随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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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成娟　　（白）　　　　　是！
　　　　　（西皮散板）　　恩公义气真少有，
熊友兰　　（西皮散板）　　救人胜似把香烧。
苏成娟　　（西皮散板）　　尊姓大名愿领教，
熊友兰　　（西皮散板）　　好事不求受酬劳！
　　　　　（白）　　　　　看天已大亮，眼前即是皋桥。我有急事，必须赶路，就此告辞！
（娄阿鼠、二差人、秦伯伯、李大娘先后跑上。）
娄阿鼠　　（白）　　　　　看，这就是那一对狗男女！
苏成娟　　（白）　　　　　啊，秦伯伯，李大娘！
秦伯伯、
李大娘　　（同白）　　　　成娟哪，你好不知廉耻！
苏成娟　　（白）　　　　　此话从何而来？
（熊友兰对苏成娟。）
熊友兰　　（白）　　　　　你有熟人在此，我赶路去了。
娄阿鼠　　（白）　　　　　赶路？你等等吧！
（娄阿鼠对二差人。）
娄阿鼠　　（白）　　　　　看，十五贯钱还在他肩膀上呢！
差人甲　　（白）　　　　　你的钱是哪里来的？
熊友兰　　（白）　　　　　我弟弟吃了官司，现在监牢之中，多亏友人相助，赠我十五贯钱，前去搭救于
　　　　　　　　　　　　　他！
娄阿鼠　　（白）　　　　　你得了吧！你弟弟也在监牢里，你们弟兄全不是好东西！
差人乙　　（白）　　　　　你拐骗幼女，连夜逃走，捉奸要捉双，我们正好捉住了一对！
熊友兰　　（白）　　　　　我与她素不相识，半路相逢，哪有什么奸情？
苏成娟　　（白）　　　　　啊，秦伯伯，李大娘，适才我陷落泥塘，多亏他来搭救！
秦伯伯　　（白）　　　　　成娟哪，平日我看你十分端重，谁想到你竟自作出这等事来！
李大娘　　（白）　　　　　哎，孩子呀，事到如今，我有心帮助于你，也无法了！
熊友兰　　（白）　　　　　我兄弟现在监牢，列位所言，我全不知晓！
娄阿鼠　　（白）　　　　　你别假装糊涂！
　　　　　　　　　　　　　二位官差，锁上他！
熊友兰　　（白）　　　　　啊？想我熊某，安分守己，列位何必苦苦相逼！
娄阿鼠　　（白）　　　　　锁上他，别叫他跑了！
（尤姑母提菜篮上。）
尤姑母　　（西皮散板）　　勤俭持家起得早，
（〖扫头〗。）
尤姑母　　（白）　　　　　那旁敢是苏成娟么？为何来到此处？
苏成娟　　（白）　　　　　哎呀，姑母呀！
（苏成娟哭。）
秦伯伯　　（白）　　　　　啊，你是成娟的姑母么？
（秦伯伯怀疑是否错怪了苏成娟。）
苏成娟　　（白）　　　　　我来寻找姑母，不曾作出丑事。
（娄阿鼠见二差人亦略迟疑。）
娄阿鼠　　（白）　　　　　二位上差，别听她瞎扯，放走了犯人，你二位可担当不起！
（娄阿鼠对尤姑母。）
娄阿鼠　　（白）　　　　　老大娘，苏成娟和这个家伙通奸，谋财害命，把你的弟弟杀了！
尤姑母　　（白）　　　　　此事当真？
娄阿鼠　　（白）　　　　　谁还诬赖好人不成，奸夫身上现有贼赃。
尤姑母　　（白）　　　　　成娟，进前来！
苏成娟　　（白）　　　　　何事？
（苏成娟走向尤姑母。）
尤姑母　　（白）　　　　　好贱人！
（尤姑母打，苏成娟倒。）
熊友兰　　（白）　　　　　老大娘，我与她确不相识！
尤姑母　　（白）　　　　　昨天我借给弟弟的十五贯钱，现在你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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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差人　　（同白）　　　　真赃实犯，官司你打了吧！
（二差人同欲上锁。）
熊友兰　　（白）　　　　　二位差官，我弟弟有不白之冤，必须前去搭救，望祈行个方便！
娄阿鼠　　（白）　　　　　行个方便？你跑了谁给尤葫芦偿命呢！
熊友兰　　（白）　　　　　冤枉啊，冤枉！
（熊友兰欲逃。）
差人甲　　（白）　　　　　你跑不了！
（差人甲拦阻，差人乙扫腿，熊友兰倒地，翻起，差人甲用锁链套住熊友兰项。）
差人甲　　（白）　　　　　伙计——
（差人甲指苏成娟。）
差人甲　　（白）　　　　　你锁她！
（差人甲对熊友兰。）
差人甲　　（白）　　　　　走吧，小子！
（差人甲牵熊友兰走，熊友兰走碎步下。苏成娟仍跪地上。）
苏成娟　　（白）　　　　　冤枉！
（差人乙给苏成娟上锁。）
差人乙　　（白）　　　　　走！
（差人乙牵苏成娟，苏成娟跪步下。）
秦伯伯　　（白）　　　　　哎，正是：
　　　　　（念）　　　　　知人知面不知心，
李大娘　　（念）　　　　　杀人凶犯是近邻！
娄阿鼠　　（念）　　　　　奸夫淫妇都该死，
尤姑母　　（念）　　　　　官法无私不饶人！
　　　　　（哭）　　　　　兄弟……啊！
（幕落。）

【第四场：男监】

（幕启。〖打三更鼓〗。常州死牢。解差持公文上。）
解差　　　（白）　　　　　熊友兰走动啊！
熊友兰　　（内白）　　　　苦啊！
（熊友兰上。）
熊友兰　　（西皮散板）　　未见着兄弟见了官，
（熊友兰切齿。）
熊友兰　　（白）　　　　　官哪！
　　　　　（西皮散板）　　打得我皮开肉也翻！
　　　　　　　　　　　　　才明白什么叫官逼民反，
解差　　　（白）　　　　　你快着点！
熊友兰　　（西皮散板）　　不能够造反的，哼，永远含冤！
（禁卒溜上。）
禁卒　　　（白）　　　　　何人在此喧嚷？
解差　　　（白）　　　　　都部发下来斩犯一名熊友兰，是无锡解来的。公文和犯人都交给你啦，好生收
　　　　　　　　　　　　　管。
（解差下。）
禁卒　　　（白）　　　　　进来，你叫熊友兰？
熊友兰　　（白）　　　　　正是！
禁卒　　　（白）　　　　　里边去，待我禀报狱官，上了号薄。
（禁卒下。熊友兰坐。）
熊友兰　　（白）　　　　　天哪！
　　　　　（西皮散板）　　陶老丈助我十五贯，
　　　　　　　　　　　　　这好心反把我送进牢监！
　　　　　　　　　　　　　谁说朝廷有王法，
　　　　　　　　　　　　　不准我黑夜赶路带着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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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人心放得正，
　　　　　　　　　　　　　不准我把女子救出泥滩！
　　　　　　　　　　　　　不准我说来不准我辩，
　　　　　　　　　　　　　定了我死刑他好升官！
　　　　　　　　　　　　　我今一死难合眼，
　　　　　　　　　　　　　谁给我兄弟去伸冤！
　　　　　（哭）　　　　　兄弟呀！
（熊友兰昏昏睡去。）
解差　　　（内白）　　　　呔，开门！
（禁卒溜上。）
禁卒　　　（白）　　　　　干什么的？
解差　　　（内白）　　　　山阳县解来的斩犯一名熊友蕙，好生收管！
（禁卒去接公文。）
禁卒　　　（白）　　　　　犯人在哪里？
解差　　　（内白）　　　　熊友蕙走动啊！
（熊友蕙被推出来。）
熊友蕙　　（白）　　　　　苦啊！
禁卒　　　（白）　　　　　苦不苦的，进去吧！有人跟你作伴，刚才还来了一个呢！
（禁卒下。）
熊友蕙　　（白）　　　　　哎！适才禁子言道，这里还有一个囚犯，为何不见动静？想是甘心伏罪，已经
　　　　　　　　　　　　　睡着。我熊友蕙被屈含冤，哪里睡得着吓！想我自幼父母双亡，全仗兄长抚养
　　　　　　　　　　　　　成人。兄长啊，只求见你一面，死也甘心！
　　　　　（西皮散板）　　可怜我自幼儿死了双亲，
　　　　　　　　　　　　　全仗着好兄长抚养成人。
　　　　　　　　　　　　　兄长他受辛苦仁至义尽，
　　　　　　　　　　　　　他盼我取功名扬名显亲。
　　　　　　　　　　　　　谁想我受奇冤死牢来进，
　　　　　　　　　　　　　眼看着命难保身首两分！
　　　　　　　　　　　　　我今一死千载恨，
　　　　　　　　　　　　　不能够见兄长答谢大恩！
　　　　　（白）　　　　　切勿多言，免得惊动了那囚犯，待我依墙而坐，度过时光便了！
（熊友蕙坐，昏昏欲睡。〖打四更鼓〗。熊友兰醒。）
熊友兰　　（白）　　　　　啊？适才昏昏睡去，好似听见呼唤哥哥之声，莫非……不能啊，他在山阳坐狱，
　　　　　　　　　　　　　焉能至此？真乃是：兄弟含冤难相见，到处都是狗赃官！
　　　　　（哭）　　　　　兄弟……啊！
熊友蕙　　（白）　　　　　啊？这声音像我兄长的，莫非他……想他终日漂泊水上，怎能来到此处！兄长
　　　　　　　　　　　　　啊，但愿你身体康泰，将来成家立业，不要怀念于我！啊，兄长，我今已判死
　　　　　　　　　　　　　刑，永无相见之日，待我向空一拜，谢你培养之恩！
（熊友蕙拜。）
熊友兰　　（白）　　　　　啊？那边是何人？
熊友蕙　　（白）　　　　　兄长——你是何人？
熊友兰　　（白）　　　　　弟弟！哥哥友兰在此！
熊友蕙　　（白）　　　　　这是梦么？啊，弟弟友蕙在此！
熊友兰、
熊友蕙　　（同白）　　　　（弟弟）（兄长）呀！
（熊友兰、熊友蕙相抱哭叫。）
熊友兰　　（白）　　　　　弟弟，你真是我的弟弟么？
熊友蕙　　（白）　　　　　兄长，你真是我的兄长么？
熊友兰　　（白）　　　　　那边有一小窗，有些月光，你我看来！
熊友蕙　　（白）　　　　　你我看来。
（熊友兰、熊友蕙相扶往前，就月光相视。）
熊友蕙　　（白）　　　　　兄长，你是兄长友兰！
熊友兰　　（白）　　　　　你是弟弟友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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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十五贯》 11

熊友兰、
熊友蕙　　（同白）　　　　（弟弟）（兄长）呀！
熊友蕙　　（白）　　　　　兄长，你不在河上谋生，为何来到此地？
熊友兰　　（白）　　　　　切莫问长问短，待我再看看你！
熊友蕙　　（白）　　　　　我也要再看看兄长！
熊友兰　　（白）　　　　　我的好弟弟！
熊友蕙　　（白）　　　　　哪有这样的好弟弟？我若是好弟弟，哪能作待死之囚！
熊友兰　　（白）　　　　　我知道你冤枉！
熊友蕙　　（白）　　　　　兄长，你怎么知道的？
熊友兰　　（白）　　　　　你是不是斩犯？
熊友蕙　　（白）　　　　　是呀！
熊友兰　　（白）　　　　　却又来！既要斩首，问那些闲事作甚？问也死，不问也死，何必多此一问！
熊友蕙　　（白）　　　　　兄长，莫非你因救我而来，冒犯了官长，故尔下狱？
熊友兰　　（白）　　　　　问它作甚？我来救你是分所当然。救不了你，反连累于我，是赃官可恶！我来
　　　　　　　　　　　　　问你，审你的是哪个狗官？
熊友蕙　　（白）　　　　　孙布正，百姓都管他叫孙剥皮！百姓进到衙门，不死也剥下一层皮。你的审官
　　　　　　　　　　　　　呢？
熊友兰　　（白）　　　　　他叫霍重，外号活阎王！你我落在这两个狗官手里，又无金钱行贿，怎能不死？
熊友蕙　　（白）　　　　　兄长啊！难道你也是斩犯？
熊友兰　　（白）　　　　　不是斩犯，为何来到这死牢之中？
熊友蕙　　（白）　　　　　兄长呀！
（禁卒上。）
禁卒　　　（白）　　　　　熊友兰，熊友蕙呀，天明五鼓你们就押往苏州问斩啦！
熊友蕙　　（白）　　　　　哎呀！
（熊友蕙欲昏倒。）
熊友兰　　（白）　　　　　弟弟，弟弟！
禁卒　　　（白）　　　　　你们难道是兄弟吗？
熊友兰　　（白）　　　　　正是同胞兄弟！
禁卒　　　（白）　　　　　怪不得都姓熊呢。既是兄弟，死在一块儿也好！
（禁卒下。）
熊友兰　　（白）　　　　　弟弟，你可曾听见？
熊友蕙　　（白）　　　　　听见什么？
熊友兰　　（白）　　　　　他说，你我死在一处也好！
　　　　　（狂笑）　　　　啊，哈哈……
熊友蕙　　（白）　　　　　命已难保，为何发笑？
熊友兰　　（白）　　　　　你看哪，活的时候你东我西，不能团圆一处。死么，倒死在一处，岂不可喜？
熊友蕙　　（白）　　　　　兄长，我们冤枉啊！你我一死，熊家绝了后代，我死不瞑目！
熊友兰　　（白）　　　　　绝了后代么？哎，爹娘啊！
（〖打五更鼓〗。禁卒、解差同上。）
禁卒　　　（白）　　　　　熊友兰，熊友蕙，别再哭，该走啦！
（解差锁熊友兰、熊友蕙，同牵下。幕落。）

【第五场：见都】

（幕启。）
龙套　　　（内白）　　　　大人退堂，犯人收监。
（二差人带熊友兰、熊友蕙、苏成娟、侯三姑同回监。）
苏成娟　　（白）　　　　　啊，侯三姑，这苏州知府不曾拷打我们，想是个清官！
侯三姑　　（哭）　　　　　苦啊……
熊友兰　　（白）　　　　　官儿们都是一样的。明早开刀问斩，故尔刚才不曾拷打我们！
二差人　　（同白）　　　　快走吧！少说话！
（二差人、熊友兰、熊友蕙、苏成娟、侯三姑同下。况锺上，退堂到书斋。况喜拿着案卷置桌上。况锺秉烛
阅卷，况喜下。〖效果：隐隐有呼冤之声，甚惨〗。〖打三更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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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锺　　　（白）　　　　　啊，适才熊友兰等四犯，口口声声呼冤不已，俱都说出冤情，不像行凶作恶之
　　　　　　　　　　　　　辈。现在已是三更时候，天明就要监斩，这便如何是好？
　　　　　（二黄原板）　　适才间打罢了更锣三遍，
　　　　　　　　　　　　　越思越想心里不安！
　　　　　　　　　　　　　头一个熊友兰为人良善，
　　　　　　　　　　　　　为搭救亲兄弟不顾艰难。
　　　　　　　　　　　　　第二个熊友蕙苦读书卷，
　　　　　　　　　　　　　十年寒窗铁砚磨穿！
　　　　　　　　　　　　　他兄弟俱不像杀人凶犯，
　　　　　　　　　　　　　怎能够图财害命居心不端？
　　　　　　　　　　　　　第三个侯三姑温良勤俭，
　　　　　　　　　　　　　第四个苏氏女身世可怜。
　　　　　　　　　　　　　她与那熊友兰偶然遇见，
　　　　　　　　　　　　　怎能够一见面便会通奸？
　　　　　　　　　　　　　这里面必定有冤情一片，
（〖效果：呼冤声〗。）
况锺　　　（二黄原板）　　食王禄我必须为民伸冤。
　　　　　　　　　　　　　朱笔一落人头斩断；
　　　　　　　　　　　　　朱笔不落四命保全。
（况喜溜上。）
况锺　　　（二黄原板）　　叫人来——
况喜　　　（夹白）　　　　有。
况锺　　　（二黄原板）　　掌红灯，
况喜　　　（夹白）　　　　天到这般时候，老爷往哪里去？
况锺　　　（二黄原板）　　都察去见，
（况锺叫散。）
况喜　　　（白）　　　　　都察大人想已安歇了。
况锺　　　（二黄摇板）　　我必须去见他人命关天。
况喜　　　（白）　　　　　是！
　　　　　　　　　　　　　掌灯，带马！
（二衙役持灯、鞭同上。况喜下。况锺上马。）
况锺　　　（二黄摇板）　　叫人来快快把路赶。
二衙役　　（同白）　　　　是！
况锺　　　（二黄摇板）　　去到那都察院切莫迟延！
（况锺、二衙役同走圆场。门子上。）
门子　　　（白）　　　　　呔！站住！都察大人辕门，岂可乱闯？
二衙役　　（同白）　　　　况大人求见。
门子　　　（白）　　　　　原来是况大人，失敬了！待我通报！
　　　　　　　　　　　　　有请巡夜官！
（巡夜官上。）
巡夜官　　（白）　　　　　何事？
门子　　　（白）　　　　　况大人求见都察大人。
巡夜官　　（白）　　　　　原来是况大人，这厢施礼！
况锺　　　（白）　　　　　免礼！
巡夜官　　（白）　　　　　启禀大人：天到这般时候，不便惊动都察大人！
况锺　　　（白）　　　　　有要事求教，务祈分心才是！
巡夜官　　（白）　　　　　我与大人通禀，请大人少待。
况锺　　　（白）　　　　　有劳了！
（巡夜官下。）
门子　　　（白）　　　　　况大人，因为你是个清官，巡夜官才肯与你通报；若是别人哪，给他十两银子，
　　　　　　　　　　　　　他也不一定肯去。
况锺　　　（白）　　　　　若不是我来，恐怕花十两银子，也未必见着巡夜官哪！
门子　　　（白）　　　　　况大人，谁敢要你的银子！你在都察大人面前多替我们美言几句，我们就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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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尽！
况锺　　　（白）　　　　　取笑了！哈哈哈。
（巡夜官上。）
巡夜官　　（白）　　　　　都察大人吩咐下来，明日早堂与太守相见。
况锺　　　（白）　　　　　烦劳再为通禀一声，明日早堂就太晚了！
巡夜官　　（白）　　　　　况大人，适才通报，都察大人十分着恼，恕我不能再去！
况锺　　　（白）　　　　　我若无有要事，岂肯半夜惊动都察大人？看在四条人命的分上，再去与我通禀
　　　　　　　　　　　　　一声！
巡夜官　　（白）　　　　　小官的前程要紧！都察大人怪罪下来，我担待不起！
况锺　　　（白）　　　　　你是一定不去？
巡夜官　　（白）　　　　　大人海涵！
况锺　　　（白）　　　　　如此我就要……
（况锺拾起马鞭。）
巡夜官　　（白）　　　　　大人要作什么？
况锺　　　（白）　　　　　我要击动堂鼓，请大人升堂！
巡夜官　　（白）　　　　　啊，大人，切莫击鼓！
况锺　　　（白）　　　　　大人怪罪，我一人担待！
（况锺去用马鞭击鼓，巡夜官拦阻不及。）
中军　　　（内白）　　　　升堂！
（众校尉同急上，同喊威。）
众校尉　　（同白）　　　　唔……
（中军上。周洸急上。）
周洸　　　（念）　　　　　巡抚江南地，日夜不辞劳！
　　　　　（白）　　　　　传见苏州府！
中军　　　（白）　　　　　嗻！
　　　　　　　　　　　　　巡夜官！
巡夜官　　（白）　　　　　在！
中军　　　（白）　　　　　传苏州府进见！
巡夜官　　（白）　　　　　是！
　　　　　　　　　　　　　苏州府进见！
（巡夜官领况锺入帐。）
巡夜官　　（白）　　　　　苏州府告进。
（巡夜官下。）
况锺　　　（白）　　　　　卑职参见老大人！
中军　　　（白）　　　　　请免打躬！
周洸　　　（白）　　　　　况大人，我奉旨斩杀囚犯，已借重贵府，理应明早法场监斩，为何昏夜击鼓求
　　　　　　　　　　　　　见？
况锺　　　（白）　　　　　卑职奉命，理应监斩回报。只是这四名罪犯，各负奇冤，因此昏夜求见，求老
　　　　　　　　　　　　　大人暂缓执刑！
周洸　　　（白）　　　　　怎见得各负奇冤？
况锺　　　（白）　　　　　大人听禀！我适才点验男女囚犯，他们哪，一个个，一声声，俱都叫苦呼冤！
周洸　　　（白）　　　　　三推六问，不知经过多少问官，还有何冤枉？
况锺　　　（白）　　　　　四犯所言与原口供出入甚大，怕只怕，问官们粗心判断了。
周洸　　　（白）　　　　　怎么粗心判断？
况锺　　　（白）　　　　　严刑拷打，痛苦难堪，屈打成招！
周洸　　　（白）　　　　　怎见得严刑拷打，屈打成招？
况锺　　　（白）　　　　　他四人，俱都是，遍体鳞伤，皮开肉绽！
周洸　　　（白）　　　　　罪犯刁顽，须用重刑。
况锺　　　（白）　　　　　那四犯所言，入情入理，似非刁顽之辈！
周洸　　　（白）　　　　　心慈面软，怎能够当得审官？
况锺　　　（白）　　　　　审官若不细心审问，乱用刑罚，恐非爱民之道。
周洸　　　（白）　　　　　怎奈朝审已过，甚难翻案。
况锺　　　（白）　　　　　老大人，岂不闻人命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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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洸　　　（白）　　　　　我怎不知人命关天？怎奈处决囚犯，是朝廷大典！
况锺　　　（白）　　　　　啊，老大人，孟夫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间有冤，便当尽力昭
　　　　　　　　　　　　　雪。难道事关朝廷大典，就该错杀人么？
周洸　　　（白）　　　　　况大人，我来问你，那四犯何时问斩？
况锺　　　（白）　　　　　天明五鼓，绑赴法场。
周洸　　　（白）　　　　　却又来！现在已过三更时分，离天明不远，延误期限，干系甚重，本院不敢做
　　　　　　　　　　　　　主！
况锺　　　（白）　　　　　老大人何出此言？不要说是老大人，就是卑府也蒙圣上亲赐特旨，得假便宜行
　　　　　　　　　　　　　事。四犯既都含冤，就该从新审问！那不称职的官员就该上本参奏！
周洸　　　（白）　　　　　贵府既奉圣上特旨，就该自己上本参奏，何必来问本院？
况锺　　　（白）　　　　　老大人请息怒，卑职不过是为民请命！
周洸　　　（白）　　　　　这为民请命么？怎奈期限已到，太迟了哇。
况锺　　　（白）　　　　　老大人，会典上原有一款：凡死囚临刑呼冤者，得再审回奏。
周洸　　　（白）　　　　　如此说来，贵府要坚持再审？
况锺　　　（白）　　　　　大人明鉴！
周洸　　　（白）　　　　　前例甚少，本院不便轻举妄动。贵府请回，还是速斩囚犯来报。
况锺　　　（白）　　　　　还请大人格外开恩，准予重审！
周洸　　　（白）　　　　　况大人，你太啰嗦了哇！我派你监斩，未曾派你再审此案，不必多言，请回去
　　　　　　　　　　　　　吧！
况锺　　　（白）　　　　　遵命！是呀，我奉命监斩，不该多问别事。告退！
（况锺欲行又止。）
况锺　　　（白）　　　　　哎呀且住，那四犯口口声声呼冤，岂能这样草草了事！也罢，破着这顶乌纱不
　　　　　　　　　　　　　要，我也要断他个水落石出！
（况锺转向周洸。）
况锺　　　（白）　　　　　老大人，大人虽只派我监斩，不宜过问案中情节，但那四条人命确是关系重大，
　　　　　　　　　　　　　我的朱笔一落，四命休矣！误杀良民，于理不合，于心不安！
周洸　　　（白）　　　　　本院既已决定，不必多言！
况锺　　　（白）　　　　　也罢，卑职愿将官印为质，交与大人，请大人宽限半月，容卑职去到淮常二府，
　　　　　　　　　　　　　查明两案回报。
周洸　　　（白）　　　　　两处俱已定案，何必再去勘查？
况锺　　　（白）　　　　　卑职愿尽力而为，但愿不错杀无辜的百姓。
周洸　　　（白）　　　　　倘若调查不明呢？
况锺　　　（白）　　　　　请大人上本参奏，一应罪名都由卑职独自承当，不敢连累大人！
周洸　　　（笑）　　　　　哈哈哈！
　　　　　（白）　　　　　好一个刚强的知府！也罢，贵府如此力求，或者果有冤枉，也未可知。官印不
　　　　　　　　　　　　　必交上，限你半月，察明两案回报就是！
况锺　　　（白）　　　　　多谢老大人，还求令箭二支！
周洸　　　（白）　　　　　要它何用？
况锺　　　（白）　　　　　淮、常二府非卑职所属，有了大人的令箭，才能有呼必应！
周洸　　　（白）　　　　　来！
中军　　　（白）　　　　　有！
周洸　　　（白）　　　　　取令箭两支交与况大人！
中军　　　（白）　　　　　令箭到！
（况锺接令箭。）
况锺　　　（白）　　　　　多谢大人！正是：
　　　　　（念）　　　　　令箭到手去淮安，
周洸　　　（念）　　　　　切记期限十五天！
况锺　　　（念）　　　　　但愿此去能翻案，
周洸　　　（念）　　　　　误了期限必丢官！
　　　　　（白）　　　　　退堂！
（周洸下。）
况锺　　　（白）　　　　　人来！什么时候了？
二衙役　　（同白）　　　　四鼓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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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戏考 《十五贯》 15

况锺　　　（白）　　　　　天色将明，快快回府，马来马来马来！
　　　　　（二黄散板）　　他四人冤枉不冤枉，
（况锺上马。）
况锺　　　（二黄散板）　　全仗我勘察到淮、常！
（况锺下。幕落。）

【第六场：踏勘】

（幕启。况锺到淮安山阳来勘查，夏胡子在镇外迎候，夏胡子甚是不安，一会儿一看太阳。）
夏胡子　　（白）　　　　　真来的邪！这场官司三推六问地审过了，定了案，罪人押解到苏州，冬至斩首。
　　　　　　　　　　　　　斩就斩了吧，多么干脆！偏偏况太守非要再审不可，还亲自上这里来勘查，
　　　　　　　　　　　　　真是多此一举！来就快来吧，哼，我在这里已经等了两个时辰，他还没影儿呢！
　　　　　　　　　　　　　有了，我先找找冯玉臣去，敲他俩钱，倒是个办法。去不得，我躲开这儿，
　　　　　　　　　　　　　太守要是来到，怎么办？哪能那么巧，还是先找冯玉臣去！说走就走。
（夏胡子走。）
夏胡子　　（白）　　　　　不走不到，一走就到。得，来到米店。
　　　　　　　　　　　　　嗨，冯玉臣！冯老板！
（冯玉臣上。）
冯玉臣　　（白）　　　　　哪一位？
夏胡子　　（白）　　　　　怎么，连我夏胡子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啦？
冯玉臣　　（白）　　　　　原来是夏大叔，到此何事？
夏胡子　　（白）　　　　　无事不来，来了就有要紧的事！苏州府大爷就要来到，你还不晓得吗？
冯玉臣　　（白）　　　　　他来与我何干？
夏胡子　　（白）　　　　　与你何干？他是为你的事来的！
冯玉臣　　（白）　　　　　为我何来？
夏胡子　　（白）　　　　　你怎么装傻啊？你的儿媳妇侯三姑和奸夫熊友蕙谋害了你的儿子……
冯玉臣　　（白）　　　　　他们已判死刑，冬至问斩了！
夏胡子　　（白）　　　　　没那个事！他们解到苏州，苏州知府要再审，今天他就来此勘查！
冯玉臣　　（白）　　　　　这个……啊，夏大叔，你是要借点粮，还是借点钱？有话明言，何必骗我！
夏胡子　　（白）　　　　　哪个骗你？
冯玉臣　　（白）　　　　　你看哪，他是苏州知府，怎管得这淮安的事呢？
夏胡子　　（白）　　　　　吆喝，你还懂得这一套！告诉你吧，他有都老爷的令箭，查访淮安。
冯玉臣　　（白）　　　　　那我也不怕。我儿被奸夫淫妇害死，我是原告，怕他什么？
夏胡子　　（白）　　　　　苏州况太守是有名的活包公，他要是没看出毛病，干什么远道而来？
冯玉臣　　（白）　　　　　我有何毛病？
夏胡子　　（白）　　　　　他会说你诬告好人！
冯玉臣　　（白）　　　　　我的儿子被害，我怎么诬告好人？
夏胡子　　（白）　　　　　就算你说的对，官司再打上二年，你还怎么作生意呢？
冯玉臣　　（白）　　　　　这倒是一句好话！
夏胡子　　（白）　　　　　咱们是谁跟谁，我能说坏话吗？你看，大人来到，我先给你说几句好话，也许
　　　　　　　　　　　　　就原案不动，省去许多麻烦，岂不甚好？
冯玉臣　　（白）　　　　　多谢大叔！
夏胡子　　（白）　　　　　你谢谢我没借粮借钱呢，还是谢谢我为你走破了鞋底子？你真是做买卖的好手！
（冯玉臣递钱。）
冯玉臣　　（白）　　　　　会作买卖的怎比得了会当差的呀！
夏胡子　　（白）　　　　　取笑了！好好打点打点，大人来到，别说错了话！回头见！
冯玉臣　　（白）　　　　　平白无故又被他敲去大钱一贯。哎！
（冯玉臣下。夏胡子去等候。况锺带况喜同上。）
况锺　　　（二黄摇板）　　熊、侯二人有冤枉，
夏胡子　　（白）　　　　　与大人叩头！
况锺　　　（白）　　　　　面前可是本处地方？
夏胡子　　（白）　　　　　正是本地地方，迎接大人。大人到冯家米店去，待小人领路。
况锺　　　（白）　　　　　且慢！我且问你，自从冯家店里出了人命案，可有本地官员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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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胡子　　（白）　　　　　除了验尸，没有来过！
况锺　　　（白）　　　　　原来如此。告状之时可曾传问左邻右舍？
夏胡子　　（白）　　　　　未曾传过。
况锺　　　（白）　　　　　地方，你去传冯家米店左右近邻，前来答话。
夏胡子　　（白）　　　　　是！
（夏胡子欲走。）
况锺　　　（白）　　　　　转来！对他们好好言明，我传询他们并非审案，切勿惊慌！你若勒索他们，留
　　　　　　　　　　　　　神你的狗腿！
夏胡子　　（白）　　　　　小人不敢！
（夏胡子下。）
况锺　　　（白）　　　　　那边有一石墩，正好坐下。
况喜　　　（白）　　　　　是！
（况喜拂试石墩。）
况喜　　　（白）　　　　　大人请坐！
（况锺坐下。）
况锺　　　（白）　　　　　百姓到来，万勿威吓他们！
况喜　　　（白）　　　　　晓得！
（夏胡子、李老丈、王大娘同上。）
夏胡子　　（白）　　　　　启禀大人：冯家左右邻居都不在家，只找到李老丈和王大娘二人。
李老丈、
王大娘　　（同白）　　　　参见大人！
况锺　　　（白）　　　　　免礼！李老丈，你看熊友蕙平日为人如何？
李老丈　　（白）　　　　　那熊友蕙乃是一个老实忠厚的书生。
况锺　　　（白）　　　　　啊，老大娘，那侯三姑呢？
王大娘　　（白）　　　　　她也十分老实。
况锺　　　（白）　　　　　平日，熊、侯二人之间可有什么不明不白之处？
李老丈　　（白）　　　　　我未曾见过！
况锺　　　（白）　　　　　有无耳闻呢？
王大娘　　（白）　　　　　也无有！
况锺　　　（白）　　　　　她可有错待小女婿之处？
王大娘　　（白）　　　　　待他甚是有礼。
况锺　　　（白）　　　　　那小女婿是怎么死的？
李老丈　　（白）　　　　　确系中毒身亡！验尸的时候，我在一旁观看。
况锺　　　（白）　　　　　熊友蕙和侯三姑既都是老实人，如何下此毒手？
李老丈、
王大娘　　（同白）　　　　这就不知道了！
况锺　　　（白）　　　　　这倒奇怪了！啊，二位老人家，我在外边访，你们在里边访，必须追究出个水
　　　　　　　　　　　　　落石出。你们可愿帮助于我？
李老丈、
王大娘　　（同白）　　　　我们都愿效劳！
况锺　　　（白）　　　　　地方，冯家米店去者。
　　　　　（四平调）　　　这一案，实在真难破，
　　　　　　　　　　　　　其中有，不少的曲折：
　　　　　　　　　　　　　熊友蕙，品行不错，
　　　　　　　　　　　　　侯三姑，也有贤德。
　　　　　　　　　　　　　他二人，为什么招灾惹祸，
　　　　　　　　　　　　　惹起了，这一场风波？
　　　　　　　　　　　　　莫不是，这坏事别人所作，
　　　　　　　　　　　　　倒叫那，好人受尽折磨？
夏胡子　　（白）　　　　　来此已是！
况锺　　　（白）　　　　　二位老人家且请回，有事再来动问。
李老丈、
王大娘　　（同白）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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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丈、王大娘同下。冯玉臣上。）
冯玉臣　　（白）　　　　　冯玉臣参见大人！
况锺　　　（白）　　　　　免礼。
　　　　　　　　　　　　　地方，你在外面等候，待我进去查看。
夏胡子　　（白）　　　　　遵命！
冯玉臣　　（白）　　　　　大人随我来！
（冯玉臣引况锺同入门。况锺看。）
况锺　　　（白）　　　　　这是你的柜房？
冯玉臣　　（白）　　　　　正是。
况锺　　　（白）　　　　　后面呢？
冯玉臣　　（白）　　　　　是儿媳的住处。
（况锺向屋内看。）
况锺　　　（白）　　　　　你儿媳侯三姑出入，必须经过柜房？后面并无后门？
冯玉臣　　（白）　　　　　她出入必须经过前面，并无后门。
况锺　　　（白）　　　　　她出入，你都能看见？
冯玉臣　　（白）　　　　　正是。
况锺　　　（白）　　　　　这墙壁的那一边是谁家所住？
冯玉臣　　（白）　　　　　是熊友蕙的。
（况锺敲墙。）
况锺　　　（白）　　　　　这墙壁甚厚，两家不能隔墙通话。墙又甚高，无法越过。我来问你，熊友蕙与
　　　　　　　　　　　　　侯三姑通奸，他们是怎么来往的呢？
冯玉臣　　（白）　　　　　这个……
况锺　　　（白）　　　　　如此说来，他二人通奸，你并未亲眼看见。
冯玉臣　　（白）　　　　　我的孩子死得可怜啊！
况锺　　　（白）　　　　　你的孩儿死得可怜是一件事，他被谁害死的是另一件事，何以见得必是熊友蕙
　　　　　　　　　　　　　与侯三姑杀害的呢？
冯玉臣　　（白）　　　　　有金环为证！
况锺　　　（白）　　　　　嗯！金环若是侯三姑所赠，熊友蕙为何自投罗网，前来换粮？
冯玉臣　　（白）　　　　　这个……还有那宝钞十五贯也不见了。
况锺　　　（白）　　　　　宝钞不见，怎知道是熊友蕙拿去的？
冯玉臣　　（白）　　　　　这个……金环既在他手，宝钞想必也在他手！
况锺　　　（白）　　　　　况喜，随我到隔壁看来。
　　　　　　　　　　　　　冯玉臣，你在这里等候，唤你再来。
冯玉臣　　（白）　　　　　遵命！
（冯玉臣下。况锺、况喜同到熊家。）
况锺　　　（白）　　　　　哎呀，除了些书卷，四壁皆空。他这么穷苦，还顾得通奸么？怎奈那金环如何
　　　　　　　　　　　　　到他手里？这，这，这……金环的来历若不查明，此案难以判断！
（〖鼠叫声〗。）
况锺　　　（白）　　　　　啊？这是什么声音？
况喜　　　（白）　　　　　老鼠叫。靠近米店，老鼠必多！
况锺　　　（白）　　　　　你待怎讲？
况喜　　　（白）　　　　　靠近米店，老鼠必多！
况锺　　　（白）　　　　　好！好！好！
（况锺看上面。）
况锺　　　（白）　　　　　啊，况喜，你来看，对着这书案，上面有一小洞，你登到案上去看个明白！
况喜　　　（白）　　　　　是！
（况喜登案以手探洞。）
况喜　　　（白）　　　　　这是老鼠洞！
况锺　　　（白）　　　　　四面摸索，看有无物件。
（况喜摸到一些东西，跳下来。）
况喜　　　（白）　　　　　大人，破案有望了！
况锺　　　（白）　　　　　怎见得？
况喜　　　（白）　　　　　大人请看，宝钞十五贯一张，像包东西那样折为四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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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锺　　　（白）　　　　　况喜，我的好况喜啊！
（况锺嗅钞票。）
况锺　　　（白）　　　　　这宝钞久经使用，上有油腻气味，所以叫老鼠盗来。想那金环也是老鼠盗来的，
　　　　　　　　　　　　　由鼠洞落下，落在书中！老鼠啊，只道你偷油盗米，却原来还会杀人害命！
　　　　　　　　　　　　　叫冯玉臣前来答话！
况喜　　　（白）　　　　　是。
（况喜出去，唤。）
况喜　　　（白）　　　　　冯玉臣，大人唤你！
（冯玉臣上。）
冯玉臣　　（白）　　　　　伺候大人！
（况锺把宝钞藏于背后。）
况锺　　　（白）　　　　　我来问你，你那宝钞十五贯共是几张？
冯玉臣　　（白）　　　　　只是大票一张。
况锺　　　（白）　　　　　嗯！是新的呢，还是旧的？
冯玉臣　　（白）　　　　　是旧钞。
况锺　　　（白）　　　　　嗯！你怎记得？
冯玉臣　　（白）　　　　　旧钞纸大，折为四折，故而记得。
（况锺示宝钞。）
况锺　　　（白）　　　　　你来看，这是何物？
冯玉臣　　（白）　　　　　与我所藏一摸一样。大人哪里得来的？
（况锺指屋上。）
况锺　　　（白）　　　　　就是那里！你开的是米店，老鼠自然甚多。左右邻居，相隔极近，房屋年久失
　　　　　　　　　　　　　修，老鼠可以来来往往，通行无阻。连那金环也是这样来的。
冯玉臣　　（白）　　　　　怎么，连那金环么？
况锺　　　（白）　　　　　那书生明明言道，在书中拾得金环。我来问你，那金环是大是小？
冯玉臣　　（白）　　　　　金环并不甚大。
况锺　　　（白）　　　　　放在哪里？
冯玉臣　　（白）　　　　　包在宝钞之中。
况锺　　　（白）　　　　　是呀，金环不大，又包在宝钞之中，故而俱被老鼠盗来。你来看，上有鼠洞，
　　　　　　　　　　　　　下有书案，金环下落，自然落在书中。你一时爱子心切，不加思索，就错告了
　　　　　　　　　　　　　儿媳与邻居有苟且之事。如今证据在此，你服也不服？
冯玉臣　　（白）　　　　　小人不服！
况锺　　　（白）　　　　　为何不服？
冯玉臣　　（白）　　　　　大人，难道我那短命的孩子也是老鼠害的么？
况锺　　　（白）　　　　　这个……冯玉臣，你且退下！
冯玉臣　　（白）　　　　　是！
（冯玉臣下。）
况锺　　　（白）　　　　　那冯玉臣问的对呀！问的对呀！
况喜　　　（白）　　　　　大人，宝钞金环既非侯三姑私赠与熊友蕙的，下毒害人的也就不是他二人了！
况锺　　　（白）　　　　　那如何证明，到底凶首是哪一个呀！无有凶首，焉足以说服冯玉臣呢？况喜，
　　　　　　　　　　　　　你再上去摸索，看还有何物件。
况喜　　　（白）　　　　　是。
（况喜上案摸洞。）
况锺　　　（白）　　　　　况喜，你要多摸一摸，细摸一摸。
（况喜下来。）
况喜　　　（白）　　　　　只摸到这半个炊饼，并无别物。
况锺　　　（白）　　　　　拿来我看。
（况锺看。）
况锺　　　（白）　　　　　况喜你看，这炊饼已干，想必放在那里许久了。
况喜　　　（白）　　　　　正是。
况锺　　　（白）　　　　　老鼠如何不吃它呢？
况喜　　　（白）　　　　　想必是不大好吃。
况锺　　　（白）　　　　　为何不好吃呢？啊，我倒明白了！唤李老丈与王大娘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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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喜　　　（白）　　　　　是。
（况喜唤。）
况喜　　　（白）　　　　　李老丈，王大娘走上。
（李老丈、王大娘自两边分上。）
李老丈、
王大娘　　（同白）　　　　参见大人，有何吩咐？
况锺　　　（白）　　　　　适才在鼠洞之中，找到这半个炊饼，我且问你，你们可曾用鼠药杀鼠？
李老丈　　（白）　　　　　这左右四邻靠近米店，老鼠猖狂，往往在食物之中放些鼠药，毒死老鼠。
况锺　　　（白）　　　　　可有无知幼童误食毒鼠的东西，丧掉性命？
王大娘　　（白）　　　　　有啊！
况锺　　　（白）　　　　　出在何时？毒死的是哪家儿童？
王大娘　　（白）　　　　　就是那……
况锺　　　（白）　　　　　大娘如何欲言又止？
王大娘　　（白）　　　　　这个……
况锺　　　（白）　　　　　说出实情，恕你无罪！
王大娘　　（白）　　　　　就是那冯家的小儿！
况锺　　　（白）　　　　　啊？老大娘，你怎么知道？
王大娘　　（白）　　　　　去年我同院的邻居姚二，恨老鼠咬了他的衣服，在熊友蕙拿金环换米的那一天，
　　　　　　　　　　　　　买了三个炊饼，下了许多鼠药，未及藏在暗处，就出去干事，被冯家小子看
　　　　　　　　　　　　　见，偷吃了两个，中毒身亡。
况锺　　　（白）　　　　　那姚二现在哪里？
李老丈　　（白）　　　　　在熊友蕙定罪之后，他逃往他乡，不知下落。
况锺　　　（白）　　　　　老大娘，你既知道，如何不去代熊友蕙鸣冤？
王大娘　　（白）　　　　　那县太爷狂暴无比，谁敢去仗义鸣冤！若不是大人到此，我至死也不敢道出真
　　　　　　　　　　　　　情实话。
况锺　　　（白）　　　　　王大娘，你来看，姚二下的毒药可与这一样？
（况锺示饼。）
王大娘　　（白）　　　　　正是此物！
况锺　　　（白）　　　　　好！好！好！我到县衙清查此案，若传你们到堂对证，有我在此，敢保那县官
　　　　　　　　　　　　　不敢滥用刑法，你等切莫惧怕！
　　　　　　　　　　　　　况喜，传地方！
况喜　　　（白）　　　　　地方进见！
（夏胡子上。）
夏胡子　　（白）　　　　　来了！
　　　　　　　　　　　　　参见大人！
况锺　　　（白）　　　　　好好看管冯玉臣，明日到县衙回话，如有勒索，必定重责！
夏胡子　　（白）　　　　　是！
况锺　　　（白）　　　　　况喜，及速进城！
（况锺、况喜同下。幕落。）

【第七场：访鼠】

（幕启。在皋桥附近。正是城隍庙开庙之日，群众三三两两到庙中去，也有去烧香的，也有去作生意的，大
家一路上说说笑笑。最后，陶明山、秦伯伯、李大娘同上。）
秦伯伯　　（白）　　　　　啊，陶伯伯，闻听人言，这几日你与娄阿鼠相亲相近，也到赌场走走，是何缘
　　　　　　　　　　　　　故？
陶明山　　（白）　　　　　我刚刚回到家乡，十分寂寞，故而与他玩耍玩耍。有道是：老要癫狂少要稳，
　　　　　　　　　　　　　我么是越老越淘气了，哈哈哈。
李大娘　　（白）　　　　　那娄阿鼠不是什么好人哪！何必与他来往？
陶明山　　（白）　　　　　来，来，来，这里有大石一块，坐下歇歇腰腿如何？
（陶明山、秦伯伯、李大娘同坐下。）
陶明山　　（白）　　　　　李大娘，你道那娄阿鼠不是良善之辈，你们却为何相信他的话呢？
秦伯伯　　（白）　　　　　我们几时相信他的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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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明山　　（白）　　　　　前日，我来奉访，你们都说那苏成娟是个安分的姑娘，可是你们却又相信娄阿
　　　　　　　　　　　　　鼠之言，说她与人通奸，杀死尤屠户！
李大娘　　（白）　　　　　尤屠户被害，我们一时心慌意乱，故而误信娄阿鼠之言。
秦伯伯　　（白）　　　　　至今想起此事，心中还感不安！
陶明山　　（白）　　　　　我来问你，尤屠户死后，娄阿鼠可曾忽然有了钱呢？
秦伯伯　　（白）　　　　　听说是，在苏成娟定了死刑之后，娄阿鼠忽然大赌特赌，日夜不离赌场。
陶明山　　（白）　　　　　嗯！这就是了！二位请先走一步，我有些小事，暂且告便，你我在庙中相会。
秦伯伯、
李大娘　　（同白）　　　　请便！你我庙中相会。
陶明山　　（白）　　　　　啊，秦伯伯，李大娘，你们遇见娄阿鼠之时，切莫说出，我曾打听他的光景！
秦伯伯、
李大娘　　（同白）　　　　我们晓得，放心就是！
陶明山　　（白）　　　　　请！
（陶明山下。）
秦伯伯　　（白）　　　　　这老儿为人仗义，好打不平，莫非他要为苏成娟伸冤么？
李大娘　　（白）　　　　　但愿如此！闻听人言，苏州府况大人要来查访，故而陶伯伯关心此事。正是：
　　　　　（念）　　　　　昏官残暴真可恨！
秦伯伯　　（白）　　　　　幸有青天况大人！
（秦伯伯、李大娘同下。况锺化装为测字先生上，况喜扮作童儿上。）
况锺　　　（二黄散板）　　测字先生巧装扮，
　　　　　　　　　　　　　采访凶首心神不安！
　　　　　（白）　　　　　哎呀！十五日期限将满，那杀人凶犯还未查明，这便如何是好！
况喜　　　（白）　　　　　大人不必着急！
况锺　　　（白）　　　　　不要再叫大人！
况喜　　　（白）　　　　　是！想你为官清正，延误期限也不至丢官！
况锺　　　（白）　　　　　说什么丢官不丢官，丢官事小，人命事大，我若调查不明，那四人性命难保！
况喜　　　（白）　　　　　我们已经看出娄阿鼠既是尤屠户的近邻，为人又贪财好赌，就先把他抓来拷问
　　　　　　　　　　　　　如何？
况锺　　　（白）　　　　　他虽形迹可疑，却无证据，怎好抓来拷问？
陶明山　　（内白）　　　　走啊！
况锺　　　（白）　　　　　那旁有人来了，你且闪躲一旁！
况喜　　　（白）　　　　　是！
（况喜下。陶明山上。）
陶明山　　（二黄散板）　　好心没有好下场，
　　　　　　　　　　　　　倒叫友兰遭了殃！
况锺　　　（白）　　　　　相面测字，卦礼随意！
（陶明山看了看况锺，走过去，回头看。况锺走过去，回头看。陶明山回来。）
陶明山　　（白）　　　　　况大人！
况锺　　　（白）　　　　　我乃江湖测字之人，什么况大人哪！
陶明山　　（白）　　　　　我姓陶名叫明山，在苏州大街之上看见过大人。我原是这皋桥生人，自幼喜读
　　　　　　　　　　　　　诗书，可惜功名无分，到了晚年，只游山玩水，到处走走，却也逍遥自在。去
　　　　　　　　　　　　　年，我在苏州上船，遇到艄公熊友兰。
（况锺拉住陶明山的袖子。）
况锺　　　（白）　　　　　哪一个？
陶明山　　（白）　　　　　我道你是况大人，果然是况大人，要不然如何听到“熊友兰”三字就这样关心
　　　　　　　　　　　　　呢！
况锺　　　（白）　　　　　往下讲，那熊友兰怎样？
陶明山　　（白）　　　　　我曾帮助熊友兰十五贯钱，前去搭救他的兄弟。
况锺　　　（白）　　　　　怎么？熊友兰的十五贯钱是你给他的么？
陶明山　　（白）　　　　　正是！
况锺　　　（白）　　　　　你为何不来控告呢？
陶明山　　（白）　　　　　前几日，我回到此地，闻听人言，那熊友兰因这十五贯钱，判了死罪。哎呀大
　　　　　　　　　　　　　人哪，这才是好心救人反倒害了人呀！因此，我日夜不安，各处盘问，要找到

https://scripts.xikao.com/play/70802105 2025-04-17



中国京剧戏考 《十五贯》 21

　　　　　　　　　　　　　那杀人正犯，代熊友兰伸冤！
况锺　　　（白）　　　　　这几日你可找到什么线索？
陶明山　　（白）　　　　　我访了尤屠户左右邻居，俱是良善人民，只有一个著名的赌徒，名叫娄阿鼠，
　　　　　　　　　　　　　形迹可疑。
况锺　　　（白）　　　　　嗯，娄阿鼠——他有何可疑之处？
陶明山　　（白）　　　　　邻居都说：他平日为人，品行不端。
况锺　　　（白）　　　　　品行不端未必敢图财害命！
陶明山　　（白）　　　　　但是，这两日，大人亲自查访的消息传来，娄阿鼠惊慌失措，想要逃走。他若
　　　　　　　　　　　　　心中无病，为何想要逃走？
况锺　　　（白）　　　　　你怎知道他要逃走？
陶明山　　（白）　　　　　这几日，为与阿鼠亲近，我也到赌场，观看动静，故意输与他三百五百大钱，
　　　　　　　　　　　　　与他结为朋友。今日城隍庙会，我约他同去求签。他言道：要祷告神明，指出
　　　　　　　　　　　　　明路：是在家里好，还是出外好，岂不是有逃走之意？
况锺　　　（白）　　　　　他要逃走怎见得与这案件有关？
陶明山　　（白）　　　　　适才我问过他的近邻，他们言道：在苏成娟定了死刑之后，娄阿鼠忽然大赌特
　　　　　　　　　　　　　赌，日夜不离赌场！分明是他偷盗了尤屠户的十五贯钱。
况锺　　　（白）　　　　　此话有理！虽然如此，必须他亲口说出，才好判断。你我一同到城隍庙去，与
　　　　　　　　　　　　　他相见，察颜观色，探问虚实，你道如何？
陶明山　　（白）　　　　　今乃开庙之日，地小人多，甚是不便。他若上庙，必经过此处。此处人不太多，
　　　　　　　　　　　　　正好讲话。大人，请先给我测上一字！
况锺　　　（白）　　　　　不要再叫大人，我测字也不过是为遮掩耳目，并不灵验！
陶明山　　（白）　　　　　你我假装测字，那娄阿鼠来到，好引他入瓮！
况锺　　　（白）　　　　　来来来，你我坐在这块大石之上，我将卦摊子摆好，也好装龙像龙，装虎像虎。
（况锺打开小包，摆摊。）
陶明山　　（白）　　　　　先生，请给我测个山字吧。
（况锺写在板上。）
况锺　　　（白）　　　　　这“山”字么？
（娄阿鼠溜上，立在况锺、陶明山后边，看测字。况锺、陶明山同假装聚精会神、不搭理娄阿鼠。）
况锺　　　（白）　　　　　山是山岭，巩固无比，正好作庄！
陶明山　　（白）　　　　　唔！作庄必定能赢？
况锺　　　（白）　　　　　正是！山藏五金，是财源茂盛之像，必定赢钱。
娄阿鼠　　（白）　　　　　咦！
陶明山　　（白）　　　　　原来是阿鼠哥，你什么时候来的？
娄阿鼠　　（白）　　　　　我已看了一会儿歪脖儿胡！
陶明山　　（白）　　　　　这位先生测字灵得很，你为何不测上一字？
娄阿鼠　　（白）　　　　　我出不起卦钱啊。
陶明山　　（白）　　　　　来来来，我给你垫上，今晚我作庄必定赢钱，还在乎这几个么？
娄阿鼠　　（白）　　　　　我不识字呀！
况锺　　　（白）　　　　　口说一字就行。
娄阿鼠　　（白）　　　　　我叫娄阿鼠，就出个“鼠”字吧！
（陶明山立起。）
陶明山　　（白）　　　　　来，我把这个座位让给你，来来来，坐下！
（娄阿鼠坐下。）
娄阿鼠　　（白）　　　　　先生，看我押这“鼠”字行不行啊？
（况锺写。）
况锺　　　（白）　　　　　行！行！行！你看，这就是“鼠”字。
娄阿鼠　　（白）　　　　　嗯，这个字乱七八糟，一定有不少“胡”。
况锺　　　（白）　　　　　正是，一共是十四画。遇数成双，乃是阴像，鼠又是阴中之阴，恐怕要有官司！
娄阿鼠　　（白）　　　　　有官司？十四点不是闭十，怎能那么倒霉？要紧不要紧呢？
况锺　　　（白）　　　　　此卦是为自己占，还是代别人占呢？
（娄阿鼠支吾。）
娄阿鼠　　（白）　　　　　啊，本家出去了，我替他打两把，我替别人占卦。
况锺　　　（白）　　　　　依数看来，只怕不是代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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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阿鼠　　（白）　　　　　怎见得？
况锺　　　（白）　　　　　子鼠丑牛，鼠是十二属相之首，必是自占，这里么，还有偷窃之像？
娄阿鼠　　（白）　　　　　偷？我向来有赌品，公公道道，不玩腥活！
况锺　　　（白）　　　　　老鼠喜欢偷啊！
陶明山　　（白）　　　　　是啊，先生说的是老鼠会偷，不是你呀！
况锺　　　（白）　　　　　这卦里说，偷的是尤家的东西。
（娄阿鼠惊，急立起，急坐下。）
娄阿鼠　　（白）　　　　　姓尤？
况锺　　　（白）　　　　　难道你不知道老鼠偷油喝么？
陶明山　　（白）　　　　　先生测的妙啊，哈哈哈！
娄阿鼠　　（白）　　　　　哈哈哈！先生，要是这一门不旺，我换换座位如何？
况锺　　　（白）　　　　　你到底是自占，还是代占，我好测断！
娄阿鼠　　（白）　　　　　就算是我作庄吧！好，为我自己占！
况锺　　　（白）　　　　　既是自占，就不落空。空的穴宝盖下加一“鼠”字，是个“竄”，你可以逃走。
娄阿鼠　　（白）　　　　　我没作坏事，干什么逃走？
陶明山　　（白）　　　　　先生说的是此处不利，光输钱，到别处才好。
况锺　　　（白）　　　　　正是此意，只怕鼠性多疑，不能立时决定。
娄阿鼠　　（白）　　　　　必须快走么？
况锺　　　（白）　　　　　越快越好。老鼠夜间出来，最好连夜走开。
娄阿鼠　　（白）　　　　　三对穿，四到底，我往哪一门去呢？
况锺　　　（白）　　　　　鼠属巽，巽属东南，东南最好。
娄阿鼠　　（白）　　　　　走水路，还是起早？
况锺　　　（白）　　　　　鼠属子，子属水，水路去好。
娄阿鼠　　（白）　　　　　哪里去找船呢？
况锺　　　（白）　　　　　我有便船在此，今晚开船，前往苏杭，赶新年生意，何不同去？
陶明山　　（白）　　　　　若上苏州，老汉也愿奉陪。
况锺　　　（白）　　　　　我先回船，去等候二位。
（况锺收拾摊子，向陶明山使眼色。）
陶明山　　（白）　　　　　我们随后就到。
况锺　　　（白）　　　　　船上相会！
（况锺下。）
陶明山　　（白）　　　　　阿鼠哥，你我同行，一路上可以畅快赌上一番。
娄阿鼠　　（白）　　　　　我又改了主意，不押这一宝啦！
陶明山　　（白）　　　　　为何不去了呢？
娄阿鼠　　（白）　　　　　到苏州去，那是死门呀！
陶明山　　（白）　　　　　有道是搜远不搜近哪！
（陶明山掏出一副纸牌。）
陶明山　　（白）　　　　　你看，现在上船，现在就可以耍起来，岂不痛快？
（陶明山一张张地扔牌。）
陶明山　　（白）　　　　　三万！五筒！四索！
（陶明山随扔牌，娄阿鼠随拾牌，陶明山、娄阿鼠同下。幕落。）

【第八场：会审】

（幕启。周都察的书斋。家丁上。）
周洸　　　（内西皮导板）　况太守到淮常前去查看，
（周洸上。）
周洸　　　（西皮原板）　　十五日期限满不见回还。
　　　　　　　　　　　　　莫不是道路远需要展限？
　　　　　　　　　　　　　莫不是天气变不利行船？
　　　　　　　　　　　　　莫不是他无法推翻原案？
　　　　　　　　　　　　　莫不是畏罪潜逃弃职抛官？
　　　　　　　　　　　　　清官难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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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皮快板）　　家务断，
　　　　　　　　　　　　　勘查私访也徒然。
　　　　　　　　　　　　　他若是今天不回转，
　　　　　　　　　　　　　我只得奏本把他参！
况锺　　　（内白）　　　　走啊！
（况锺、况喜同上。）
况锺　　　（西皮流水板）　回到了苏州好喜欢，
　　　　　　　　　　　　　半月期限未迟延，
　　　　　　　　　　　　　催马来到都察院，
　　　　　　　　　　　　　见了大人把令箭还！
（况锺下马。）
况锺　　　（白）　　　　　前去求见。
况喜　　　（白）　　　　　门上哪位在，苏州府况大人求见。
（中军上。）
中军　　　（白）　　　　　待我通禀。
（中军入。）
中军　　　（白）　　　　　禀大人：况大人求见。
周洸　　　（白）　　　　　怎么，他倒回来了？有请！
中军　　　（白）　　　　　有请况大人！
（况锺入。）
况锺　　　（西皮流水板）　右手里拿着军令箭，
　　　　　　　　　　　　　左手里呈报文一篇。
　　　　　　　　　　　　　高高兴兴把大人见，
　　　　　　　　　　　　　况锺交令未迟延。
　　　　　（白）　　　　　况锺回来交令。
（况喜下。）
周洸　　　（白）　　　　　一路风霜之苦，贵府请坐。
况锺　　　（白）　　　　　谢坐！
周洸　　　（白）　　　　　贵府此行，诸事可都顺利？
况锺　　　（白）　　　　　托庇诸事顺利，回报在此，大人请看！
（况锺递文。周洸看文。〖牌子〗。）
周洸　　　（白）　　　　　原来四犯俱都冤枉，多亏贵府不辞劳苦为他们伸冤，本院甚是惭愧！
况锺　　　（白）　　　　　如何发落，尚祈大人明断！
周洸　　　（白）　　　　　你我同堂会审便了。
　　　　　　　　　　　　　升堂！
中军　　　（白）　　　　　升堂！
（〖吹打〗。四校尉同上，同喊威。）
四校尉　　（同白）　　　　唔——
（周洸、况锺同升堂。）
周洸　　　（白）　　　　　况大人，只有这娄阿鼠，本院未曾见过，先带他上堂如何？
况锺　　　（白）　　　　　大人高见！熊友兰等含冤已久，叫他们看看娄阿鼠受审，岂不大快人心？
周洸　　　（白）　　　　　就依尊府！
况锺　　　（白）　　　　　带熊友兰等四人！
中军　　　（白）　　　　　熊友兰、熊友蕙、苏成娟、侯三姑上堂！
（差人押熊友兰、熊友蕙、苏成娟、侯三姑同上。）
熊友兰、
熊友蕙、
苏成娟、
侯三姑　　（同白）　　　　参见大人。
周洸　　　（白）　　　　　见过况大人！他代你们伸冤，你们静候发落！
熊友兰、
熊友蕙、
苏成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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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三姑　　（同白）　　　　多谢况大人！
中军　　　（白）　　　　　站立一旁。
周洸　　　（白）　　　　　带娄阿鼠！
中军　　　（白）　　　　　带娄阿鼠！
（差人押娄阿鼠同上。）
差人　　　（白）　　　　　喝，这儿比宝局还热闹！上边坐的好像老千儿，旁边的那个好像九万！
中军　　　（白）　　　　　跪下！
周洸　　　（白）　　　　　娄阿鼠，为何杀死尤屠户，陷害熊友兰与苏成娟，从实招来！
娄阿鼠　　（白）　　　　　我没跟什么熊友兰、苏成娟要过钱呀！
况锺　　　（白）　　　　　娄阿鼠，你看我是何人？
娄阿鼠　　（白）　　　　　哟！你不是测字的先生吗？
况锺　　　（白）　　　　　你在船中告诉我的，都写在这里——
（况锺示以供状。）
况锺　　　（白）　　　　　你可招认？
娄阿鼠　　（白）　　　　　这下子我算输到底了！
中军　　　（白）　　　　　你且画供！
娄阿鼠　　（白）　　　　　我若不画呢？
周洸　　　（白）　　　　　大刑伺候！
娄阿鼠　　（白）　　　　　慢来！慢来！我画供就是！
周洸　　　（白）　　　　　押下去！
差人　　　（白）　　　　　是！
　　　　　　　　　　　　　走！
娄阿鼠　　（白）　　　　　没杠上开花，倒来了个包庄！
（差人押娄阿鼠同下。）
况锺　　　（白）　　　　　冯玉臣等都已带来，如何发落？
周洸　　　（白）　　　　　全依贵府发落，呈报。
况锺　　　（白）　　　　　两个县官，滥用刑法，草菅人命，理当参奏！
周洸　　　（白）　　　　　理当参奏！
况锺　　　（白）　　　　　熊友兰等四人，俱无过犯，屈打成招，应否当堂释放？
周洸　　　（白）　　　　　也凭大人斟酌！
侯三姑　　（哭）　　　　　苦啊！
周洸　　　（白）　　　　　侯三姑，况大人要将你释放，为何啼哭？
侯三姑　　（白）　　　　　我不愿回到冯家，又无别的依靠，故此伤心落泪，求大人做主！
况锺　　　（白）　　　　　她虽是童养媳妇，并未合房，无有守节之义。
苏成娟　　（哭）　　　　　苦啊！
周洸　　　（白）　　　　　你也是无家可归么？
苏成娟　　（白）　　　　　义父已死，姑母对我也不怜爱，这便如何是好？
周洸　　　（白）　　　　　况大人，你有何高见？
况锺　　　（白）　　　　　卑职倒有一计在此，他四人俱未婚配，又共过患难，何不结成夫妇？就请老大
　　　　　　　　　　　　　人为媒如何？
周洸　　　（白）　　　　　有道是一客不烦二主，救命的是你，为媒的也该是你！
况锺　　　（白）　　　　　你四人意下如何？
（熊友兰、熊友蕙、苏成娟、侯三姑相视无语。）
周洸　　　（白）　　　　　他等婚事，全凭贵府办理！退堂！
（周洸、中军、四校尉同下。熊友兰对况锺。）
熊友兰　　（白）　　　　　感谢大人救命之恩！
况锺　　　（白）　　　　　是不是也该谢谢媒人呢？你们随我来呀！哈哈哈！
（况锺下。幕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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